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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梦回武冈，梦中又品尝到久违
了的南门口米粉。

常言道：“不吃南门粉，不到武冈城。”
对于武冈人来说，南门口米粉如同一项不
可或缺的标配，走过路过，永远都不会错
过。南门口米粉的名号很有些年头了，据

《武冈县志》等史料记载，南门口米粉店的
前身是始创于清光绪年间的德和粉馆，距
今已近140年历史。百余年的岁月沉淀，
早已将毫不起眼的楼角小店幻化成一道
魅力无穷的风景线，食客们在品味米粉的
同时，也一同追忆它的文化和历史。

说实话，少年时代的我并没有多少
关于南门口米粉的记忆，说到底还是因
为没钱。虽然那时父亲在农场当着场长，
一场之长，手下管着几千号人，貌似很大
的官，但当时不比今日，他的薪水之微
薄，手头之拮据，令人难以想象。再加之
母亲是“半边户”，家中有好几口人吃喝，
日子过得紧巴巴，如吃粉之类非正常生
活开支的额外消费自然是不在考虑范围
之内的。在农场子弟小学读书的时候，很
期盼的一项活动就是去农场摘茶叶，名
曰勤工俭学，因为通过摘茶叶，除了可以
集体到城里电影院看一场由学校统一买
单的电影，还能获得一两角额外的零花
钱。通常看完电影后便是自由活动，此时
我们便会三三两两相约着来到南门口粉
店旁，当然不是为了吃粉，因为要两角钱
一碗，很多人自然是吃不起的。只是在粉
店旁边的包子铺买上一个五分钱的热腾

腾的糖包子，斜对着粉店的门站着，一边
吃着包子，一边看着店内一碗碗雾气腾
腾的粉，闻听着不绝于耳“唆唆唆”的吮
吸声，过足了眼瘾，方才离去。

当然，小时候也不是一次也没进去
过，记得有一年过年，大伯一反常规，将
平素请亲戚们晚上看电影的惯例改成了
早晨去吃粉。那天，我与堂哥、堂妹、三
哥，以及大伯、父亲一大早走进了当时很
是破旧的南门口粉店，店内早已排起了
长龙，我们几个寻一油污污的餐桌坐下。
大伯则去排队，于购票窗口用钱换了竹
制的牌子，然后拿着牌子继续排队等候，
待轮到我们的时候，早已是饥肠辘辘。粉
一上桌，我们便狼吞虎咽，以风卷残云之
势三下五除二吃个精光。所以，你要问我
儿时的南门口米粉的味道，我真的答不
上来，因为吃得太迅猛太利落，以至于还
没分辨出啥滋味，便已“偃旗息鼓”。

记忆中，真正细品南门口米粉，大抵
是工作后的事了。每次回到武冈，对于美
食，目标很明确，首选的便是南门口米
粉，其次便是血浆鸭、卤菜等。每当此时，
二哥便会严阵以待，因为住在离粉店较
近的地方，他早早地就在那里占位候着，
同时不忘打电话催促我们：“快点哦！人
越来越多啦。”我与妻子、三哥、三嫂一干
人等，急火火地从商三街出发，沿着武强
路到乐洋路，途经城门洞子、骧龙桥，再
穿过三排路四排路，来到水南桥旁的南
门口粉店。店里通常有牛肉粉、瘦肉粉、

豆腐粉、三鲜粉、酸辣粉，我所吃的永远
一成不变——牛肉粉，很大的一碗（谓之
海碗），红通通且鲜亮鲜亮的辣油汤，洁
白如玉的粉丝上盖着葱花、香菜，一股热
腾腾的清香扑面而来，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触及到味蕾，身体里每一个毛孔突
然兴奋起来，口水霎时间几欲喷涌而出。

粉与别处的不同，细长均匀、柔中有
韧，吃起来生脆而有嚼劲；猪大骨熬制而
成的汤汁十分浓稠，看似通红一片，实则
并不是特别辣，入口粘且香爽；再辅以香
菜、葱花的清新生鲜，红白绿相生相融，
让整个吃粉的过程都充满了张力。店里
吃粉的人们大多都很专注，一个个埋着
头，或细细品味，或大快朵颐，斯斯文文
者有之，粗俗鲁莽者有之。其间说话者寥
寥，即便说，也只是偶尔蹦出几个极为简
单的词汇：好吃！爽！

彼时，店内“唆唆唆”的吮吸声此起彼
伏、连绵不绝，宛如一首朴素和谐的交响
曲，气韵悠长，余味不绝。有人说，既然如此
钟爱，何不一次吃个痛快。实则不然，俗话
说的好：喝酒三分醉，七分饱，八分待人刚
刚好。吃南门口米粉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
对美的感受恰到好处，留些许似是而非的

“缺憾”，方可才有下一次的满腔期待。
如今，走过了百余年的南门口米粉

依然风生水起，越来越焕发出新的生机
活力。无论时光如何变迁，一碗南门口米
粉，是所有武冈人记忆中最纯正的味道，
也是所有外地漂泊的游子剪不断理还乱
的缕缕乡愁。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
的邮票；我说，乡愁是一碗热辣辣的南门
口米粉。只有吃上这碗南门口米粉，这份
愁或许才有可能暂且有尽头。

（曾锦标，武冈人，现就职于广州医
科大学）

乡 愁
曾锦标

布加勒斯特从机场到市区，
18公里。

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黄
绿紫蓝的颜色，其中蓝色、米黄
色以及各种黄的色彩更是夺目。
完全是金色秋天的景象。沿途的
房屋，不高却座座各异，床垫、啤
酒、游乐园广告交错琳琅，艺术
气息和生活气息浓烈、交融。市
区街道两旁，花木树草从容整
洁，温暖亲切。

我始终兴奋地望着窗外。然
而心中还是有隐隐的失落：河流
呢？多瑙河的身影呢？

晚餐安排在一家非常雅致
的西餐厅。罗马尼亚著作权集体
管理协会主席罗迪克（Rodica）
女士和协会的翻译梛（Lau）、律
师菲力克斯（Felix）等一起接待
我们。罗迪克是位胖美人，她穿
一件红色的羽绒上衣，玫瑰金色
的卷发蓬散着，配着大红色的口
红，像一幅热情似火、自由泼洒
的油画。她的男同事们身材都不
高大，但个个举止绅士。

寒暄之际，有小提琴声响
起。一个小型的乐队在吧台前小
小的乐池开始演奏。那旋律好生
熟悉！我愣住了。我在市区路上的
失落感瞬间被惊喜取代：“这餐厅
竟演奏《蓝色多瑙河》！”我的话经
由我们的翻译冯凯宁、再经由梛
翻译成罗马尼亚语。菲力克斯的
眼里立即放出了光：“是的。《蓝色
多瑙河》是这家餐厅每天晚上的
开场曲。在布加勒斯特，很多餐厅
都会播放这支曲子。”

我很久没听到这支曲子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听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们那一
代中国人就是伴着《蓝色多瑙
河》的乐曲学会了跳快三舞步。
那时，我在刚刚建省的海南岛
当记者。单位同事来自天南地
北，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
但我们的心像海岛上空的太阳
一样，炽烈、火热、明亮。每到周
末，年轻的同事们便聚到一处
空旷的场地上，随着录音机播
放的乐曲学跳舞。对于身处改
革开放时代的我们来说，交谊
舞是新鲜的、新奇的、文明美好
的事物，充满诱惑，充满挑战。
初学时，踩了脚，撞了肩，都无
妨青春的活力在舞步中闪光。
我们跳得最多的就是华尔兹

了，其中就有快三舞步，而以
《蓝色多瑙河》乐曲最为经典。在
“嘣嚓嚓，嘣嚓嚓”自由欢快的节
奏里，我们积极乐观，阳光成长。
也许是记忆太深刻了，以后每当
听到《蓝色多瑙河》的乐曲，心内
便是一片朝阳。

菲力克斯说：“我们罗马尼
亚人也都非常熟悉非常喜欢这支
曲子，很多场合都会回响它的旋
律。”我问：“多瑙河离这里远吗？
你们都去过多瑙河？”罗迪克接过
话头：“我们都去过！我觉得每一
个布加勒斯特人都去过。布加勒
斯特离多瑙河65公里。但城里就
有一条支流，叫登博维察河。”

关于多瑙河的话题忙坏了
凯宁和梛，我方代表团团长梁飞
和周友铭也帮着“翻译”，气氛异
常热烈。梛把我的话翻译后，自
己也忍不住赞叹起来：波浪翻
滚，河流蜿蜒曲折，就好像《蓝色
多瑙河》迷人的乐曲！梛有一双
褐灰色的眼睛，和人交谈时神情
专注，像温柔的水波。

此时乐曲的演奏已接近尾
声，也是全曲的高潮，起伏、波浪
式的旋律使人联想到人们在多瑙
河上泛舟飘游的情景。春回大地，
万物生长，炽热欢腾，华丽辉煌。

美是什么？情怀是什么？就
是能使人震颤，使人怦然心动，
感觉眼角温热、热泪盈眶的事
物，是此种让我们陶醉喜悦，内
心欢畅的乐曲，并因此对这片土
地生出依恋和爱的情感吧？乐曲
终止，我们举起了红酒杯。关于

《蓝色多瑙河》的谈论，迅速融洽
了主宾双方的情感。

在罗马尼亚访问的四天里，
因为《蓝色多瑙河》，我穿行在秋
天的风景里，心却同时感受到春
天的美。

但我没能看见多瑙河，我
甚至没有看到它的支流登博维
察河。

不，我看见了多瑙河。
从罗迪克的仪态里，从菲力

克斯的笑容里，从梛的眼睛里，
从迎面而来擦肩而过的布加勒
斯特人的浪漫神秘的眼神里，我
看见数百条支流，我看见多瑙河
流过罗马尼亚人民的心，奔腾向
海，生生不息。

（王子君，新宁人，中国文字
著作权协会文学总监）

●旅人手记

蓝色多瑙河
王子君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母亲
是个温柔贤惠的家庭妇女，父亲是个老
实巴交的工人，一家四口就靠父亲每月
那点可怜的工资维持着。好在母亲是个
当家理事的好手，日子不算富裕，倒也过
得其乐融融。

那时，最喜欢的零食莫过于五分钱一
个的辣椒糖。我和弟弟每天上学放学都
要经过离家不远的那个小卖部，那些红得
透明、状如辣椒的棒棒糖被店老板插在柜
台最显眼的货架上。我们口袋里很少有
零花钱，每次经过，都强迫自己不往那个
方向看，可每次都会不经意地瞟见了那些
辣椒糖。一次，实在馋不过，便唆使小我
五岁的弟弟从母亲的口袋里偷了一毛钱，
然后，飞快地跑到小卖部买来两个辣椒
糖。我和弟弟正吃得起劲的时候，碰上了
下班归来的父亲。回到家后，在得知我们
是用偷来的钱买的糖时，父亲狠狠地批评
了我。沉默了一会儿后，父亲便轻声和母
亲商议。以后，我们两个不论是谁，不论
是大考还是小考，只要考到了班里的前几
名，都有奖励，奖品就是辣椒糖。

自此，我和弟弟便变得勤奋起来。
这样，每次考试过后，我们俩都能得到一
个辣椒糖的奖励。拿到糖后，心中自然
有些不舍，只轻轻地用舌头舔了舔，然后
眯起眼睛，做自我陶醉状，再慢慢回味。

那时，最喜欢的发型就是那种前面有
着厚厚刘海的齐耳学生头，最喜欢穿的就

是母亲依照商场里的时装样式做的衣
裳。母亲一向心灵手巧，我与弟弟所有
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有一年“六一”
节，老师要我单独上台表演诗朗诵。记
得很清楚，题目是《我是祖国的花朵》。
那天，我穿上妈妈亲手为我缝制的那条
有荷叶边的长长的没过膝盖的白裙子，
像个公主一样，美美地站在学校操坪的
主席台上，声情并茂地为大家表演着。
不久，在学校的女生中便流行起那种款
式的白裙子来。从此，我开始对母亲崇
拜起来。因为舍不得，那条白裙子大多
被我压在箱底，只在有重要演出的时候
才被派上用场。

那时，最喜欢看的电视剧是《霍元
甲》，或许是自小便喜欢有一身武功的英
雄的缘故。那时，电视机在家庭中的普及
率还不是很高，整个院子里只有一台电视
机。记得播放那部片子的时候正值放暑
假。于是，一到傍晚，我和弟弟便三口两
口就把饭扒完，早早地到邻居家里去。起
先，那家大人还不说什么，可越到后来，脸
色就越难看。母亲知道后，咬咬牙，托熟
人从国营商店里买了台电视机回来，14
寸，黑白的，北京产的金星牌。电视机买
回来的那天晚上，一则屋里实在闷热，二
则为了显摆，我和弟弟硬是缠着父亲把电
视机从屋里搬到屋外的空坪。然后，把院
里所有玩得好的玩得不好的凡是家里没
有电视机的小孩都通通叫了过来，还热情

地把家里所有高凳矮凳通通搬了出来。
当父亲接上那根长长的室外天线，再摆好
室内天线后，屏幕上便响起了那熟悉的

“昏睡百年”的歌来。我和伙伴们一个劲
地鼓掌，弟弟还学着霍元甲的样，摆开架
势，蹲起了马步。就这样，我们在电视机
前打发了一个假期的夜晚时光。

再过几年，我便离开父母，进了全县
最好的寄宿制学校读初中。我比一般同龄
人都显得早熟。其时，我疯狂地爱上了文
学。学校就坐落在美丽的资江河畔。那时
的河水不是很深，一到夏季，更是清澈得可
以数得清水底的鹅卵石，河滩被一层绿油
油的青草覆盖着。每天吃过晚饭，上晚自
习前，我便会邀上几个好友到这片草地上
坐坐。看美丽的夕阳，看缓慢的流水，许多
的“文学细胞”便被激活，那一篇篇散文和
诗歌也就在那一瞬间产生了。后来，我被
推荐为学校文学社的社长。文学社每月要
出一期报纸，一到出刊的时候，我便和十几
个学哥学姐们一起策划、组稿、印刷。

在我的影响下，班上喜欢文学的同
学越来越多。那时，班里开始出现了看
小说的狂潮。一有时间，女生全都沉浸
在琼瑶、芩凯伦的爱情故事里，男生全都
被古龙、金庸的美女侠士所吸引，不管老
师是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都无济于
事。甚至到了后来，几个稍微有点文学
修养的同学还背着老师，偷偷地写起小
说来，我便是其中一个。

……
往事就这样在笔下如泉水般汩汩

流出。
尽管琐碎，但很珍贵。
（谢丽英，供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

公司）

那 时 那 事
谢丽英

出奇地平静
每一片宽厚的叶子正努力

向我们展示
生命，要如此茂绿地盛开

拒绝锣鼓喧天
拒绝喇叭齐鸣
藏起忧伤、悲喜
藏起名利、浮躁

把花
开得不声不响
把微笑
开进人的内心

呈献果实的一生
像春风轻轻吹红三月的桃

花脸

悄然。默然

眼眼 睛睛

藏着明亮的山水
也藏着幽深的暗夜

太阳的光芒
温暖
冷冬的冰雪
悲凉

睁开
世界是心中优美的画
闭上
我是人间最鲜艳的花
（张 华 博 ，邵 阳 县 作 协

副主席）

无花果（外一首）

张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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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垅茶座

●湘西南诗会

●精神家园


